十美十美ê一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李家同教授撰
黃俊儒老師譯
    今仔日載起，我感覺特別爽。
    我ê落風肩，已經纏我得欲五年啊，逐工載起醒來，頭一個感覺著是倒手幽幽仔痛。m̄過今仔日，一點仔感覺lóng無啊!
    窗仔外，天色特別ê藍。微微啊風吹入來，閣帶淡薄啊桂花ê芳味。
    我ê牽手煞無去啊。原來伊tī 為我做早頓。結婚了後，我著kah阮某講過，人英國的首相柴契爾夫人，逐工早起lóng仔為in翁婿做早頓，妳嘛應該按呢。阮某一下著拒絕，伊講：「載起睏晚晚是神聖ê人權，早頓你只好家己處理。m̄閣你那做英國首相，我著願意逐工為你做早頓。」這是啥邏輯?今仔，伊煞反形問我：「翁仔，你買食炒卵，也是卵包?」
    上班ê時陣，我照款偷偷仔看報紙，彼位酷刑ê科長走入來看著我tī看報紙，竟然一句話嘛沒講，閣kah我開講幾句。
    業務會報，我仝款濫糝講，科長聽過了後，居然嘛無要無緊ê款。m̄閣我ê同事煞全部ho伊罵kā臭頭。
    食中晝頓ê時陣，閣khah怪奇ê代誌發生，別人lóng是大鼎炒出來ê仝款菜色。我煞有一盤過鍛肉，氣味嘛完全合我ê嘴斗，那會chiah抵好?
    我實在是忍bē-tiâu啊，抵好隔壁ê老王是我ê知己，因此我著問伊：「老兄，這是啥物情形?為啥物我今仔日任何代誌lóng順利kā不得了?」
    老王倒問我我「你真張m̄知影?」
     「我真張m̄知影。」
     「欲知影真相?」
     「當然。」
     「按呢我著講ho你知，你已經蹺去啊。你應該知影，干單死人chiah有這款十全十美ê日子。」
    我大聲抗議：「你烏白講、你烏白講，我活kā好好…」

「翁仔，你那會閣含眠啊?」我ho阮某sak精神。「真討厭，一透早著含眠，害我被你吵精神。」
     我揉一下仔目睭，隨感覺我的肩胛幽幽仔痛，我ê牽手茹頭鬖髻 ê睏tī我邊仔。我忽然感覺伊足古椎，忍bē-tiâu親伊一下。
     「你起痟喔，老番癲。」這聲伊真張精神啊，馬上下命令：「下班了後，買一斤腰內肉，閣愛一寡仔柑仔蜜，…。」tī伊閣tī下命令ê時陣，我早著soan出去。我知影伊ê性地，只要我會記得the̍h一、兩項物件轉來，著會凍交數，反正伊是一個很有腹腸ê人。
    外口落大雨，無柴契爾夫人為我煮早頓，我只好舉雨傘，先去門口ê小店買燒餅夾油車粿，了後tī雨中kah人擠公車上班。
    上班ê時陣，我一直笑誼誼。中晝，老王對我講「老李，你吃m̄著藥啊?平常時lóng會聽著你tī唁唁唸，是一個唁唸王。今仔日那會一句怨嘆lóng無?」我講：「老王，你是tī講啥?若準你有一天醒來，發現世界súi kā不得了，lóng無通仔怨嘆，按呢你著害了了啊!」老王傷過少年，親像聽無我ê意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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